我皈依伊斯兰
 
杭州-埃斯玛爱
 
   一切赞颂全归安拉！
    各位兄弟姐妹！
    首先向大家说一声“赛俩目”Ansalamu alakm
    感谢安拉！他赐给了我这纯洁的信仰——信仰造物主安拉，于是我选择了伊斯兰教作为我生活的道路。很高兴，我成为了一名归信安拉的仆人——穆斯林。
    今天我把加入伊斯兰教的简单经历讲述给大家，和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大家指正。在以后的道路上，望大家多多指导，让我顺利、平安地走完伊斯兰的一生。
成长背景：
   我出生在浙江温州，家境一般，小时候母亲看到我对绘画的热爱而有意栽培我学画。十多年的艺术经费很快掏空了这个家，同时父母那彼此伤害的婚姻也走向了崩溃。我从17岁那年开始，变得忧郁沉默，常常去想人为什么而活着？一直在思考也一直找不到答案，渐渐地我成了一个坚定的丁克主义者，因为我的结论是人生毫无意义，根本没必要出生。同时也变成一个功利心事业心很强的人，因为我认为要是不做出点名堂，那人活着受这么多磨难又是为什么？于是我的寒暑假课余时间几乎都花在实习、兼职上，总是刻意疏远朋友同学，为了赢得更多的时间为自己的事业铺路，很长时间，我没有固定的亲密朋友。在这么一个封闭的环境下，我紧紧抓着自己仅有的财富——才华，而它也像任何事物一样，你抓得越紧，溜得越快。
寻找信仰：
   我很悲观，每次我都把事情往坏里想，结果都验证了，我常叛逆地想：要不再糟糕一点吧！结果每次真的都能更糟糕。有时我也祈求，希望获得温暖，能够照亮心里的黑暗。但这温暖是什么呢？夏天的太阳？爱人的怀抱？事业的成功？潜意识我不相信任何人，比较认可信仰的力量。但是我认为国内的大环境下，是没有真正可信服的宗教信仰，都是一个个形式。所以我有拜佛也搜索基督教的电台节目或主动索要街头宣教资料，但都没有认真。直到2011年春节的梦幻马来西亚之旅。
    这是生平第一次的海外自助背包游，我与当地人有了许多接触。我发现马来人虽不富裕，但精神面貌却很富足，满脸热情笑容，一路上我遇到了很多助人为乐的马来人，他们在异乡向我伸出援助之手，帮了我很多忙。刚开始我认为是政治体制有别于中国造成的。但是在旅行过程中，也接触了不少土生土长的华裔。大多（也有例外）和国内人一样，表情冰冷、猜忌、斤斤计较。我遇到两位华人直接当着马来人的面用中国话和我大谈特谈马来人的坏和穆斯林的坏，但其实那几位马来人都很友好礼貌。而且我遇到的很多马来人都会对我最多说一句中文“恭喜发财”，应该是他们的华人朋友教的，我觉得很别扭，仿佛中国人很拜金主义，难道这些南洋华人不会教些其他问候语吗？而且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华人的求财小神龛（有着镂空的铜板图案），连马六甲最古老著名的中国寺庙名字也是取自功利的平步青云之意叫“青云亭”。于是我开始认为这之间的差异出在文化信仰上。
    而真正促使我走上信仰之路的，是一位新加坡籍的马来客栈老板Daud，他是一名穆斯林。
    我按照背包客指南《独孤星球》的推荐预定了他的客栈，而他也是唯一回复邮件并提供详细路线的人。在没有定金的情况下，Daud为我预留房间直到我晚上抵达入住。而接下来的两天，他更是无微不至地关怀照顾我：帮我买早餐、请我吃地道的马来美食、帮我打电话预定吉隆坡的旅馆、帮我查询大巴班次并预约接送司机，甚至猜到我迷路了，打电话给自行车出租店的老板让他推迟打烊。
    所有这一切都令人感动，仔细翻看这家客栈的留言本时，会看到很多背包客的感动赞美之词，这家17年历史的客栈主人用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背包客。于是我和Daud成了朋友，无所不谈，这时，我才得知他是穆斯林，当时我非常吃惊，因为Daud穿着白T恤，穿着户外运动裤，喜欢听英伦蓝调，他经营的这家客栈以个性涂鸦墙壁而闻名（各种背包客留下的，也有Daud自己画的），怎么也和刻板的穆斯林联系不到一起。而且我对穆斯林的认知程度只限于恐怖主义。当时我没礼貌地告诉他我对伊斯兰的看法。Daud并没有生气，只是淡淡地说：“人们对自己不知道的事物说坏话总是比较容易的。”
    而正是这句话在我的心里埋下了种子。我开始感觉媒体的宣传不一定都是真相。
    最后一晚，我的同事也抵达Daud的客栈，他同样热情地接待了她，当他得知我同事有开客栈的念头时，语重心长地讲述了开客栈的各种利弊并倾听我同事的抱怨，给予各种开导直至凌晨4点（我们在客厅围桌而坐，我一直哈欠连天地旁听）。回国后我曾问他为何明知我们第二天要起早赶去新加坡却还和我们谈话到半夜。Daud说：“我怕再没有机会对她说这些，我想帮她。”多么无私的奉献啊。
    回国后我就不吃猪肉了，因为Daud告诉我猪肉里的一种病毒，马来华人也不吃猪肉。我百度查不到该病毒，但是维基百科上有，所以我相信了。我在网上与Daud保持联络，并开始搜寻资料去了解伊斯兰，这时Daud向我推荐信仰伊斯兰，为此我们还发生了争执，比如“为什么你的伊斯兰宗教是真的宗教，我的佛教是人造的”。而Daud始终平静地强调有理有据，这也促使我不断查找资料，并不断发现自己旧有的一些认知确实存在问题。就在这种反复产生新疑问与反复查资料的过程中，我对伊斯兰开始了解起来。
入教和学习：
    当我拿到伊斯梅尔.马金鹏译注的古兰经（卓越上购买），虔诚地开始阅读时，我感觉到了独一造物主的存在，古兰经里确实有超越常人的智慧。于是3月份我自认为开始皈依。自己上网查资料学习作礼拜，现在看起来，当时做得非常业余，只会法谛哈开端章，礼拜的拜数姿势洗大小净都不懂。
    期间Daud建议我去找当地的穆斯林了解教门知识，但我一直很为难，当时我主观感觉身边这些回族的信仰更多属于民族习俗成分，我不认为他们真的明白伊斯兰教义，问了肯定没有收获。虽然有这偏见，我还是问了我的一位回族同事，结果她告诉我她对古兰经对伊斯兰一无所知。我又拜访了我家附近菜场卖清真烤鸭的老板，但他告诉他不看古兰经也不会念，从他那我得知了伊斯兰有专门的教职人员会宣读讲解古兰经的教义。也知道了清真寺的位置。 
    后来与Daud聊，我明白了伊斯兰的教职人员叫 “阿訇” 伊玛目，他鼓励我应该直接去拜访“阿訇”伊玛目。当时我对伊斯兰教义已经有了很多碰撞和了解，关于戴头巾，通过没日没夜的查资料，我明白了戴头巾的伟大意义，但我没有勇气这么作，我告诉Daud：如果我戴着头巾去见阿訇，我肯定不愿意再取下，但是这样我的生活将和过去不同，我还没做好准备承受各种非议和挑战。Daud说：没事，你可以不用戴头巾，先去了解教门知识，慢慢来，不要给自己压力。于是某天下午我去了，但清真寺大门关着，写着装修不开放。我郁闷地来到附近一家清真餐馆问详情，一位回族小伙打击了我说：这是回族的地方，你们汉人不能进去。我犹豫了一会便告诉他我想入教，想拜访阿訇，他的态度马上改变了，说可以把我带进寺里见阿訇。
    好事多磨，到了5月28日那天，我戴着头巾再次找到这个小伙子，而他又忙于生意走不开，感赞安拉，这时老板娘马大姐出现了，她主动和我说色俩目，我也回复，接着她用西北方言和我聊天，我傻了，便告诉她我是汉族，想入教想拜访阿訇，马大姐听了非常激动地拥抱了我并硬要塞给我乜帖。然后就高高兴兴地拉着我去拜访杭州凤凰寺教长冶阿訇。冶阿訇详细地问了我很多问题，我都紧张一一作答，然后他教我念了作证言，就这样我正式宣誓入教。
    冶阿訇给了我5本书看，其中土耳其人写的《伊斯兰的精神和形式》非常好，比网上查到的各种资料更系统。
    两个月过去了，我一直在礼拜，有时坐公交走路乘电梯都在戴耳机听冶阿訇给我们学习班录的礼拜念词录音。有任何问题我就请教冶阿訇，他不管多忙，都很认真细致的给我回答，解决了我不少的问题。在他的帮助下，我掌握了不少的基础知识。现在我已经会礼拜念词了，也会洗大小净、会礼拜了。真的，感谢安拉，感谢冶阿訇。今年在斋月期间我经常去清真寺，抓住这个机会认识很多新朋友，互相交流学习教门知识~
收获：
  有了伊斯兰，我的人生就像有了一座灯塔。其实我们平时读书、看电影、思考、聊天都是在寻找人生的灯塔，寻找人为什么活着和该怎样活着的答案。我苦苦寻找了那么多年，而现在终于抓住了信仰的绳索，我觉得自己真是太幸运了！有了正确的信仰，我将做出正确的选择，不再像以前那样在黑暗中摸索磕碰，徒劳无功。我明白了每个考验都是真主的前定，真主赋予我们自由意识去作判断，以考验我们，是否经受住今生的各种诱惑考验，能否坚定不移的完成安拉的命令，远离安拉的禁令。
    伊斯兰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很多变化，首先是让我理性地看到了自己的很多过失。
   1、明白了要如何去做一个安拉喜悦的仆人
   在信仰伊斯兰之前，我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感性地认为自己是个好人。但是我错了。在伊斯兰教育下，我明白了敬主爱人默默奉献是穆斯林之本。“穆斯林”就是别人能从他那获得平安的人。
    我这个“好人”曾奉献了什么呢？
    我把自己的家打扫得很干净，但脏脏的垃圾会在门口的公共区域放上好几天；我每周花大量的时间照顾我的宠物狗（后来我把狗狗送人了），洗澡梳毛喂食陪玩，却不曾关心自己的父母、朋友们是否安好，是否生病，是否快乐；我每次照镜子只想如何把自己打扮得更骄傲，走在人群中，目空一切，只享受别人的注视；每次动辄上百地买一件可有可无的衣服时，我不会想到自己的父母连一个塑料袋一个塑料瓶都是反复使用；在工作中，只有自己遇到困难了，会想到寻求同事的帮助，而从不会主动去发现同事需要帮助的地方；等等等等……我发现以“奉献”来衡量的话，自己确实是个固若金汤的自私的坏人。对认识的人，我只偶尔微笑以对，更何况对不认识的人，我连一个微笑都吝啬付出！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马来人总能笑容满面地面对生活。因为微笑也是一种施舍，伊斯兰强调施舍，无时无刻的施舍能让冷酷的心充满柔情。所以，一个“好人”不是说他没有作坏事，而是指他无时无刻地做着有关“奉献”的细节：不自私、不冷漠、不高傲、不贪婪、不背谈等等等。
    2、有了健康的人生观
    以前的我总想把自己拥有的东西抓的紧紧的，认为命运靠自己来掌握，总是不断为自己制定一个个计划，而每当计划赶不上变化时，我就特别沮丧，患得患失。
    现在的我，明白了短暂今生的意义，安拉能赐我才华，让我得以谋生，他也能轻易拿走，让我江郎才尽，陷入困顿。我不是命运的主宰者，当我压力重重地计划着“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却始终无法抗衡命运的玄妙，还错失心情去观看人生旅途中的各种风景。
    现在的我把自己解脱了，命运的玄妙托靠安拉，我则努力作“应该做”的事情，各种符合伊斯兰精神的“真善美”的事情。现在的我遇到困难都会祈求安拉，而每次都能特别顺利解决，是安拉的慈爱让我变得乐观起来。
    抛开忙碌功利的脚步，我可以更独立地思索和看待身边的事务。
    我不再一头热地赶潮流瞎折腾，不再被哗众取宠的声音所左右，不再紧张不安一味从众，以世俗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成就感。而正是这样，我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在我的创作中，我找到了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风格，感赞安拉！这是我多年来从技法上、资讯上不断学习却一直没有突破的瓶颈！而这次皈依正信，让我看清了自己人性原本对美和善的追求，我能更有深度地发展自己的专业了！
    3、对男女平等以及婚姻有了准确的认识
    以前我对婚姻持悲观态度，认为是两性间缺乏信任，才有了婚姻这一约束机制，而即使有了这约束，男女在婚姻里依旧互相伤害。
    更让我忿忿不平的是很多男女平等的论调只是让女人比男人活得更累。试想一个女人和男人一样早九晚五地工作，下班后她哪来的力气再下厨烧菜照料家人呢？何况还有小孩需要女人额外的关怀抚育。老一辈人会告诉我可以请钟点工、请保姆或爷爷奶奶帮忙带孙子，但是我明白养一个孩子绝没这么简单，连我养的狗狗都有情感需求，更何况人？小孩子的情感需求是需要母亲付出大量的时间去陪伴呵护的。
    而通过网聊，Daud也向我表达了他对中国婚姻现状的看法，他说：“我接待过很多中国来的年轻夫妇，只有一个孩子，两个人都工作，一个回到家了，另外一个还在工作，另外一个回来了，一个已经睡觉了，夫妻两人都忙得没时间陪对方，他们的婚姻都出现了问题，有些人出来旅游就是为了解决婚姻问题。曾有个女人在我这里通过电话和她的的丈夫争吵。”
多么令人悲观的现代婚姻现状！
    我也是被教育成“巾帼不让须眉”的新一代女性，我们身边有很多优秀的大龄单身女子。她们像男人一样努力地发号施令，将女人的脆弱深藏内心。我也如此。当我自以为是个女强人时，我发现自己内心真正满足放松的时刻是宅在家里，更能打动我心的不是铺天盖地的夸耀和荣誉而是一部简单温情治愈系的电影。
    而伊斯兰让我看到更人性的分配方式：男人主外养家，保护女人天性“宅”的一面，让她安于家中，回归传统保护家庭。但我认为这美好的模式必须渗透着伊斯兰的信仰，否则，丈夫不忠，女人没安全感，即使呆在家里也是动荡不安的，比如曾大红大紫的美剧《绝望的主妇》，这些回归家庭的现代女子没法安于自己的天性，她们不断被外界各种标准诱惑或威胁，最终演变成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一出出闹剧，造就了各种主妇各种绝望。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对婚姻也不排斥了，我希望安拉能赐予我一段美好的笼罩着伊斯兰精神的姻缘，让我圆一个美满家庭的梦。
   
我的家人、朋友、工作：
    正式入教的第二天我戴着头巾上班了，掀起了轩然大波，反感与排斥占多数。但我自认为自己是汉族，可以比回族姐妹承担更多的压力，但是两周之后，家人暴跳如雷激烈反对使我摘下了头巾。我和家人的关系变得很紧张。家人对宗教本身无任何意见，他们只是不能接受任何不符合主流的行为。比如我入教后吃穿礼拜等行为不符合这个世俗社会的大流，而这恰恰是他们最看重的中国特色的生存信仰：和大家一样。
    我对此又好气又好笑，现在每次礼拜我都会祈求真主打开我爸妈心上的锁，让他们接受伊斯兰。
    朋友中少数几个人会愿意听我解释为何要入教以及为何要戴头巾，但这样的朋友很少。因为古兰经很古老很智慧，不是断章取义就能消化明白的，而外界做得不称职的穆斯林又很多，加上政治角度的刻意报道，更让外界误会。但是处在这个快餐时代，真正愿意去思考去寻找真相的人少之又少。
    对比自己QQ群里的消息，穆斯林群的话题更知性更吸引我，而非穆斯林群的聊天内容很虚无，不是标榜调侃就是色情图片刷屏或黄段子接力，伊斯兰让我明白虚无会导致冷酷。培根说过：“人类在肉体上与野兽相类，如果人类在精神方面再不与神相类的话，那么，人就是一种卑污下贱的动物了”
    因为认知观念上的差异，我更倾向与穆斯林作朋友。杭州有很多穆斯林，但我还没认识几个，只是周末时在冶阿訇的学习班里和几个同学一起学伊斯兰知识。其实我身边也有回族或新疆的同事，但他们已经汉化了。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初同事聚餐时，这位穆斯林同事说自己不喝酒，那场面也是相当扫兴的，所以也怪不了他们，我们汉族这个大环境的社交方式普遍脱离知性，只剩酒肉。
    但这样给我们新穆带来了更多的阻力，用我父亲的话来说就是：人家回族都不信仰伊斯兰了，你还信它作什么。
    信仰给我带来了快乐，也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愚昧和整体信仰缺失，让我难过。
    我的专业是美术设计类，所以这个圈子也是相对最自我标榜和胆大包天的。比如有次大家玩表演游戏，很多人抽到的表演内容都很恶俗很黄很暴力，我一直心里祈祷安拉护佑，轮到我时，我抽到的内容是表演“立地成佛”。众目睽睽之下，我不愿意给人极端的感觉，所以表演了，但这是大罪。我为此难过了好一段时间。
    设计师会有各种夺眼球的创意活动，比如穿印着恶魔标志的衣服合照（我没穿，幸好大家也没强迫我）。甚至有人想举办泳衣PARTY，我极力反对，并声明不参加，但他们会热心地劝我可以穿潜水服旁观，真是让我哭笑不得，这个鸿沟太巨大了。
    在工作业务中，会遇到一些文案比如“求财神爷”之类的，或被安排设计一些赌博性质的抽奖活动。这个在非穆的眼中是各种迎合世俗文化心理和拜金需求的很正常的商业活动，但是真正的穆斯林连银行利息都视为非法都要捐掉，任何不劳而获的钱财和拜金都是忌讳，我又怎么能设计包装这些行为呢？……这个鸿沟太巨大了。后记：
    我曾不断告诉自己，我心有信仰，哪里都是花香，我保持自身洁净就好，但总是会被外界干扰，迫于无奈地作些不愿意的事情。我常常想，我身边的很多非穆朋友，包括那些喜欢恶趣味的同事，其实心眼都是很好的人，我的存在是否也肩负使命，去告示他们什么是迷途，什么是正路？人心都是相通的，热爱画画的人本性都是纯美天真的，我能看见他们虚无背后是深深的疲惫和迷茫。
    如果安拉意欲，他会为我指明一条道路，让我迁徙让我离开昧徒，与相仿的信士们生活在一起。
    如果安拉意欲，他会让我继续留在给我带来各种困难和烦恼的人群中，让我在各种烦恼中坚定信仰，启示他人。
    命运的玄妙我无法参悟，我只求更好地作一个优秀的穆斯林，祈求安拉不要抛弃我，继续指引我走上受佑护的正路！
    伊斯兰教是安拉赐予给全人类的宗教，希望更多的人来了解伊斯兰教，加入伊斯兰教。愿安拉爱你们！阿米乃！
